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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一武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现在要
去的山洞，空阔而有
暖温， 它像一个家，
因为那里住着他的
父亲、侄子，住着如
今是他嫂子的宋逸
琴，当然把自己心爱
的女人横刀夺去的
哥哥也会住在那里。
他们像被抛在荒野
的鸡雏， 都让他揪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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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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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颗子弹

% % % %进剿大明山马匪的战斗已经打了五天， 依然没有

攻下来。

团长孙发看着不断从山上抬下来的伤兵和尸体，

嘴里喊叫着，手脚舞来动去，像愤怒的教练，恨不能亲

自赤膊上阵。

团参谋郭小东看着急疯了的团长，递过水壶。“团

长，这不是办法。 ”他等孙发喝了一口水后说。

孙发瞪着参谋：“什么是办法？ 你说。 ”

郭小东摇摇头， 像一个只知道答案错了却没法纠

正的学生。

孙发把水壶扔给参谋，说了一句：“去数一数，还有

多少人。 ”

孙发坐在团部门口卷烟、抽烟。 一个被抬过面前的

伤兵突然从担架上支起脑袋， 臭了一句：“会不会打仗

呀你？ ”

要在刚才，孙发非火了不可，但现在他只能忍气吞

声。 他把烟塞进伤兵嘴里，让他狠狠抽了一口。 伤兵吐

出一口浓烟，瞪着团长，又想臭骂，像不过瘾似的。 抬担

架的民兵赶紧把人抬走。

孙发屁股又往石头上一坐，感觉从未有过的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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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十七岁参军打仗，打了十年，从东北打到西南，纵

横五千里，从士兵当到团长，砍过日本鬼子的头，还亲

手俘获过国民党集团军中将副司令。 自从过长江以来，

他还没打过败仗。 可是现在，最多只有三百人把守的大

明山却久攻不下。 马一文，马一文！ 孙发心里狠狠地咒

着这个名字。

“团长，团长！ ”

孙发听见参谋叫他。 他看见参谋手里拿着一份报

纸，像看到什么喜讯似的激动。

郭小东：“我有办法了！ ”

马一武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被送到 139团团部。

他站在孙发面前，孙发看着他。

孙发首先盯着架在马一武鼻梁上的一副眼镜，像

盯着两个洞眼的井盖似的。 他想像井盖里边的窟窿能

出来什么东西，管什么用。 在军队里，他其实最看不起

的就是戴眼镜的人，这些人跟娘们一样，就是娘们。 写

字，演戏，鼓吹，这些都是他们该干和能干的活。 他们要

是上战场，准吓得屁滚尿流。

但现在他不能小看马一武，他得重视他。 团参谋郭

小东从报纸副刊上发现了这个人， 准确地说看见了这

个人的名字，他像捡到了寻宝图似的向团长宣扬，说这

个人一定能用，因为他已查明，这个人是大明山匪首马

一文的弟弟，现在在军政治部，当文化教员。

“知道调你来干什么吗？ ”孙发说。

马一武摇头。

孙发指引马一武看着窗外抬过的伤兵和尸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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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你哥干的。 ”

马一武敏感地看着团长，那眼睛里的意思是：我哥

是我哥，我是我，我哥做的事，为什么要跟我说？

孙发这时盯着马一武别在左胸衣袋里的一杆笔，

他把笔抽了出来，交给马一武，说：“你给马一文写一封

信，劝他投降。 ”

马一武看着笔，不吭声。

孙发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挺动人的，就是有很

多字我不认得。 ”

马一文看着弟弟马一武的亲笔信，边看边笑，最后

笑出声来。 他的笑声回肠荡气，连洞外的人都听得见。

马一文的老父、 老母愣愣地看着大笑不止的马一

文，正在和四岁的儿子玩耍的宋逸琴也和儿子一起，住

手看着马一文。 他们想弄明白，连月来愁眉不展的一家

之主，怎么突然间有了笑声？

马一文说：“一武的信，我给你们念念呵。 ”

马一文清了清嗓子，侧重地念道：“亲爱的大哥，……

他是写亲爱的，又删掉了。 大哥，全国已经解放了，蒋介

石跑去了台湾，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放

下武器，弃暗投明，才是生路。 ……投降吧，大哥。 爸爸

妈妈现在在家，被照顾得很好，等我有空一定回去看望

他们，相信他们也一定和我一样，希望你悬崖勒马，回

头是岸……我现在就在山下……”

“一武！ ” 正在听信的老母亲突然一叫， 往洞外

跑。 她踢着一块石头，追她的人来不及伸手，她倒在了

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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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好母亲的马一文走回山洞， 看见坐在巨石上

搂着儿子朝山外凝望的宋逸琴。 他爬到巨石上，也像妻

儿一样凝望。

马一文：“一武在信里没有提到你。 ”

宋逸琴不作声。

“他不关心他大嫂，” 马一文说，“他也不关心他侄

儿，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个侄儿，都四岁了。 ”

在山脚踱步了两天的孙发终于等到一封从山上下

来的信。 信的内容很短，像电报似的———

我投降。 马一文。

但是送信人的话却有一箩筐， 他一股脑儿倒了出

来，容不得对方插话。

送信人是马一文的二把手，也姓孙，叫孙达华。 国

民党军 183师副师长， 这从他出示的胸牌与解放军掌

握的资料对照，得到证实。 孙达华既是信使，也是谈判

的代表。

孙达华反复强调说，183师余部分两次投降， 待第

一批投降人员确定受到优待后，留后人员全部投降。

“第一批投降人员，我做领队。 ”孙达华说。 言外之

意，马一文不在第一批投降的人员里。

即或如此，孙发觉得已是有所进展，毕竟国民党对

共产党隔阂太深，毕竟马一文是一个匪首，他对共产党

的诚信心存疑虑，是不难理解的。

孙发一面把马匪将分两次投降的情况迅速上报，

一面妥善安顿马一文的来使孙达华。 他请孙达华共进

晚餐。 两个目前虽然还在不同阵营的人，因为同一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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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交谈得较为平易。

“孙团长今年贵庚？ ”四十好几的孙达华说。

“二十七。 ”

孙达华啧啧惊叹，“想不到孙团长这么小就当了团

长。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才是个排长哩。 看来当共产党

就是比当国民党有出息。 ”他说，手上的筷子夹着一块

大肉，忘了往嘴里放。

孙发连忙纠正：“哎， 我们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

升官发财。 ”

“对。 ”孙达华说。

孙发说：“你吃肉。 ”

“哦对。 ”孙达华把肉放进嘴里，过了两下牙齿，吞

了下去。

“好久没吃上肉了吧？ ”

“对，”孙达华说，“孙团长是哪儿人？ ”

“东北，黑龙江。 ”

孙达华眼睛一翻，“那我们可是老乡。 ”

孙发看了看孙达华，“听你的口音怎么不像？ ”

孙达华说：“祖籍东北。 在南方长大。 ”

“哦，”孙发点点头，“跟马一文干了多久啦？ ”

孙达华想了想，说：“不长，四九年整编的时候，才

在一起。 ”

“你对马一文多少也是了解的。 ”

“那是，”孙达华说，“师座……不不，马一文是个谨

慎的人。 从投降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 ”

孙发盯着孙达华：“你肯定他是真投降吗？ ”

孙达华把饭碗一放，“肯定，”他说，“他原来是有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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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开，以为不打也是死，打嘛兴许……后来看了你们

送上来一封信……”

孙发这才觉得餐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

马一武被叫到团长面前，立正敬礼。 他虽然从军部

下来，但是论职别，他比团长小。 即或不比团长小，马一

武心里也会觉得卑微， 因为他对领兵打仗的军官总是

十分敬畏。 在军部里，他每天不知要给多少人敬礼，那

些进进出出军部的人， 有谁不是冲锋陷阵过来的战将

或英雄？ 敬礼是马一武的爱好。 他每次站在讲台上，上

课下课，他都要敬礼，因为听他讲授的那些学员，都是

一线的指挥官。 他们有的进来的时候可能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会写，但是从军报上却经常看到他们的战绩。 在

这样的人面前，马一武岂敢以老师自居？ 尽管他们也都

叫他老师。越叫他老师他越是恭敬。就是对待饭堂里的

炊事员，马一武也是彬彬有礼，说不定给他分菜的那一

位就是用扁担抡倒过三个日本兵的老英雄呢。

团长孙发回敬一个礼后，请马一武坐。马一武不坐，

他说他已经吃了。孙发说坐，吃不吃由你。马一武坐。饭

桌上有一双没有人动的筷子，马一武也没去动它。

马一武从立正到坐下， 孙达华一直在怔怔地看着

他，像傻了一样。

孙发看孙达华的眼色不对劲，说：“认识？ ”

孙达华想摇头又不摇头。

孙发说：“马一武，马一文的……”

“啪！ ”孙达华未等孙发说完，扇了自己一巴掌，眼

眸活泛起来，像开了窍似的。“我就纳闷，怎么那么像

呢？ ”他说，又看着马一武，“像，太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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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发看着马一武：“是双胞胎吗？ ”

马一武说：“我比我哥，小四岁。 ”

马一文首批来降的队伍不到一个排， 他们从山口

向山边的解放军走过来，双手把枪举过头顶。

孙发看着放下的十几条枪，问领队来降的孙达华：

“就这些？ ”

孙达华说：“还有，后面还有。 ”

孙发看着表， 等了二十分钟， 还不见山口有人露

头，他看着孙达华。

孙达华说：“可能是走不动了， 都是一些伤员和老

兵。 ”

孙发说：“你怎么不早说？ 走，看看去。 ”

团参谋郭小东拉了拉团长，示意不要进山，以防

有诈。 孙发领会参谋的意思，但是没有理睬，他召唤了

两个班的人，带上担架和卫生员，跟着孙达华往山口

走去。

郭小东往团长前面一拦：“要去我去。 ”

孙发看着郭小东：“一起去。 ”

郭小东跟着团长走了几步，又跑回来，扯上了马

一武。

孙发站立在山口，从望远镜里望见对面的山坳，站

立着五六个老弱病残的匪兵，他们把枪当成拐棍，在山

影中如石雕一般。 他招呼队伍继续前进。

停留在山坳的匪兵看见解放军，把枪放下，摞在一

起，像柴堆一样。 他们退后站着，离枪远远的，等着解放

军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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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摆开担架，把看上去残的病的先往上放。卫

生员打开药箱，蹲下进行诊视。 团参谋转来转去，警惕

地看着四周。

孙发顺着参谋的指引， 望见山谷中还有一拨人。

他利用望远镜， 清楚地看见七个缺胳膊断腿的匪兵，

瘫倒在谷底喘息。 看上去他们伤痛难忍，是彻底地爬

不上来了。

孙发二话不说，带头下山谷里去。 团参谋郭小东赶

紧挟着孙达华，跟随下去。 他拔出手枪，枪口在孙达华

脑袋后晃动。 两个班的战士，只留了几个在山坳看守，

都跟了下去。

郭小东回头看了看，见马一武就在身后。 他朝马一

武笑了笑。

孙发一行下到谷底，山坳上响起了枪声。

三个解放军像三根原木从山坳滚下来，成了尸体。

孙发意识到中了圈套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七个歪倒在地的匪兵，一听见枪响，缺胳膊断腿的

地方全长出胳膊和腿来，像猴子似的翻到石头后，抽出

石缝里的枪支，对准解放军。

四面山坡同时还冒出一百多人， 像铁箍似的将不

到两个班的解放军团团围住。

郭小东用手枪枪口抵着孙达华的脑门， 这是惟一

有可能虎口脱险的机会。

孙达华笑了笑，看上去比解放军还临危不惧。“我

数到三，你还不开枪，有人也会朝我、你开枪，”他说，

“因为第一，我不怕死，第二，马一文不怕我死。 我们死

了，后面的人都跟着死。 我现在开始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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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东把枪口从孙达华脑门挪开， 一匪兵紧接着

把枪给缴了。

孙达华看着郭小东，食指和拇指伸直，对着自己脑

门，说：“你不该用枪抵着我的脑门，你错了，一开始就

错了，”他食指拇指一转，指向马一武，“你应该用枪抵

他的脑门，那才对。 马一文决不会让他死，因为他是马

一文的弟弟。 ”

郭小东看着马一武，走了过去。 他摘下马一武的眼

镜，瞪着马一武的眼睛。 马一武眼眶凹陷，视觉模糊

一片。

“叮当！ ”马一武听到一声脆响，是金属架和玻璃破

裂的声音，然后他听到团长孙发喝道：“郭小东，你捣什

么乱？ ”

马一武重新看见东西的时候， 人已经站在了山洞

里。 有一个人过来把蒙住他眼睛的布带揭开，还把眼镜

给他戴上。 他的眼镜并没有成为碎片，只是裂了两个口

子，像两道伤疤。 镜片的裂缝使他的视线受些妨碍，但

仍然能看清人。

他看见哥哥马一文就在眼前， 眼镜无疑是他给戴

上的。

马一文看着马一武，从上到下看了一遍。 他的眼神

情意绵绵，露着兄长的柔肠。

马一武也看着哥哥。 两兄弟互相看着，都不说话。

马一文忽然闪身，魁梧的躯体像一道门一样豁开，

使马一武看见了老态龙钟的父亲、窈窕静默的宋逸琴，

以及未见过面的侄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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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武狠狠吃了一惊，因为父亲就在眼前，使他信

中关于父母在老家的谎言不攻自破。 他感到脸热，像被

打了耳光似的。

马一文笑了笑，用手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我带

你去看妈。 ”

马一武想不到他的妈妈已经躺在了坟墓里。 他跪

在妈妈跟前，其实永远都不能看见妈妈了，因为他不能

扒开坟墓的泥土和石头。 泥土和石头都是新的，一棵草

都没有长。 只有密密麻麻的蚂蚁在坟墓出出进进，像进

攻和凯旋的军团，登上坟前的祭品，把饭粒像巨石一样

撬下，然后成群结队地搬运着，带进坟墓里，送给母亲。

马一文说：“你的信中有一句真话， 就是这句话害

死了妈。 ”

马一武一怔，想了想，想不出真话是哪一句。 他抬

头愣愣地望着哥哥。

“你不能不说你就在山下吗？ ”马一文说。

这个时候，泪水从马一武的眼睛流了出来，像从漏

洞中滴落的雨。 他连连给母亲磕头，飘洒的泪水弄湿了

他的镜片。

马一武在哥哥的拉扯下站了起来， 像个傻子似的

走在山路上。 两个匪兵护着他， 怕他一脚踩空掉下陡

坡。 马一文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一眼弟弟。 他有五年

见不着弟弟了，不仅见不着，连音讯也没有。 但是弟弟

参加共军他是知道的，连白崇禧都知道。 有一次白崇禧

宴请桂军团以上军官，敬酒来到马一文这桌，和全桌的

人干杯后， 突然盯着马一文， 说：“你老弟有你这块头

吗？”马一文一愣，摇摇头。白崇禧说：“我们的队伍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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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强马壮，为什么就是打不过共产党？ ”马一文慌忙说：

“我和共产党势不两立！ ”白崇禧见马一文着急，笑了

笑，过来拍了拍他壮实的肩膀，像是鞭策，又像是抚慰，

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马一文诚惶诚恐了好些时日，直

到被提拔当了师长， 才觉得白崇禧并不在乎他有个当

共党的弟弟。 他由此对白崇禧很是感激，惟白崇禧之命

是从， 尽管此时的小诸葛已被老蒋从国防部长降为华

中“剿总”总司令。 或许正因为如此，白崇禧才对嫡系的

桂军军官更加信赖， 大张旗鼓地提携重用。 马一文的

183师听从白崇禧调遣，从武汉到长沙，从衡阳到桂林，

一路南撤，都是留后担当抵挡的任务。 白崇禧逃到海南

岛了，他还在桂中一带顽强抵抗着，像一头困兽。 最后

不得已退进深山老林，凭借狭关险隘，盘踞固守。

“一武，”马一文停步叫唤弟弟，指点着周围嵯峨险

峻的峰峦，“你看看，要削破这些山头，得打多少炮弹？

打多少年？ ”

马一武不看，也不吭声，他超过哥哥，走在前面。 马

一文跟着弟弟， 冲着弟弟的后脑勺说：“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储藏了多少粮食！ ”

马一武停下来，回头瞪着哥哥，说：“你把孙团长关

在什么地方？ ”

孙发被绑在粮食上，就关在储藏粮食的山洞里。其

他俘虏跟他一样， 每人都和一个一百多斤的米袋捆在

一起，双手反剪，屁股着地，两脚前伸，并用麻绳系紧，

这么重的束缚要脱离简直比登天还难， 除非马一文同

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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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一武释放孙团长等人的要求得不到哥哥的答

应，他先是和谈，而后是警告，再后面则变成了求饶，但

哥哥始终没有松口。

马一武努力无效，要求哥哥把自己绑起来，和孙团

长们关在一起。 马一文看着弟弟，笑了笑，说：“我还没

有毒辣到大义灭亲那一步。 ”

马一武一屁股坐下，靠着一袋粮食，一副禁闭自己

的架势。 马一文蹲下来，说道：“你不想做叛徒，我知道。

我也不想让你成为叛徒，因为你已经做过一次叛徒。 现

在看来我们家出了你这个叛逆，还是一种福分，因为只

有你能活命。 ”

马一武说：“哥，你只要投降，一样能活。 ”马一文笑

笑，摇摇头。 马一武说：“真的，不信你问孙团长，他可以

保证。 ”他朝孙发看去，“孙团长，你说呢？ ”

孙发狠狠地瞪着马一文，因为他中了圈套和埋伏，

还在恼羞成怒。“只怕现在投降，已经晚了。 ”

马一文站起，到孙发跟前，蹲下撩了撩他脚腕上的

绳扣，说：“我压根就没打算过投降。 你以为把我弟弟弄

来，写一封信，就能把我打动？ 共产党里聪明人不是很

多吗， 怎么让你这样的小毛头来和我斗智斗勇？ 和我

斗，你还嫩点。 ”孙发不甘示弱，说：“你厉害，把队伍拉

出去决战呀？ 别躲在山里做缩头乌龟！ ”马一文哈哈大

笑，说：“你说我是缩头乌龟，那么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

算什么？你这不是骂贵党的领袖吗，你？”孙发说：“跟我

们毛主席比，你也配？ ”马一文说：“我不配，可是我现在

的处境跟你们当年毛泽东一样， 我在效仿毛委员搞根

据地，等待蒋总统反攻大陆，和我会师。 ”孙发一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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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一文一样哈哈大笑，说：“就凭你百把条枪？ 还有这

几斤粮食？ 做梦吧你！ ”马一文打开一袋粮食，抓了一

把，掌开在孙发眼前：“好好看看，这是种子。 ”他空着的

一只手指着洞里的火把，“那是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孙发连续被马一文奚落，感

觉好像龙遇浅水遭虾戏一般，窝囊透了，他朝马一文啐

了一口唾沫，算是回答。

马一文居然也不生气，把种子放回米袋里，掏出手

帕擦了擦被污秽的脸，然后转头走往洞口。 两个匪兵拉

起马一武，像狮子衔一头鹿似的，也往洞口走。 马一武

拼命挣扎。

“马一文，我操你老妈！ ”

一声斗胆的叫骂，像一记巨雷震彻山洞，使所有的

人目瞪口呆，连扭动着的马一武也镇静下来，寻视着骂

娘的人。

马一文先是被叫骂喝停，然后回转身首，凭着对声

音的感应，准确地走到骂娘的人面前。 他弯下腰，盯着

郭小东的嘴。

郭小东的嘴悠然静默，像便后的肛门。

“你是不是我爹？ ”马一文说。

郭小东：“你没爹。 ”

“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爹，” 马一文说，“那为什么要

操我老妈？ ”他眼睛一红，便开始发润，“我妈已经死了，

你还不放过她么？ ”他拔出手枪，抵着郭小东的脑袋，

“你摔了我弟弟的眼镜，我放过你。 但你操我妈，”他看

了一眼马一武，“操我们妈，我只好让你死在我前面。 ”

马一文拉了拉枪栓，让子弹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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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 ”马一武喊叫，奋力挣开挟持他的匪兵冲过

来，插在马一文和郭小东中间，挡着让哥哥开不了枪。

“我跟你走。 ”他说。

马一文收起手枪，转身往洞口走，马一武果然乖乖

跟着。 马一文突然回头，目光跳过马一武，手向郭小东

一指：“记住，你的命是我弟给留下的。 ”

马一武跟着哥哥出了山洞，往另一个洞走去。 大明

山到底有多少个洞？ 马一武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现在要

去的山洞，空阔而又温暖，它像一个家，因为那里住着

他的父亲、侄子，住着如今是他嫂子的宋逸琴，当然把

自己心爱的女人横刀夺去的哥哥也会住在那里。 他们

像被抛在荒野的鸡雏，都让他揪心。

这顿家宴真是其乐融融而又苦不堪言， 对马一武

来说就像是一次修炼， 一方面他体会着亲人团聚的幸

福，另一方面又忍受着道义分裂的痛苦。 面对久别的家

人，面对骨肉和手足，他别无选择，也无法抗拒。 当父亲

慈爱甚至央求的目光向马一武投来， 执拗不从的他冰

心软化，在饭桌边坐下。 两兄弟一左一右，以父亲为中

心，或者说因为父亲的存在，欢笑地干杯。

宋逸琴坐在丈夫旁边，规矩或本分地端碗夹菜，不

苟言笑。她着意照看着身边的儿子，马一武现在已知道

他叫马小文。五个人围着一个用木箱充当的饭桌，形式

上是六个人，因为饭桌摆着一副空碗筷，那是为母亲虚

设的。

饭桌虽然简陋，但饭菜却很丰盛，新鲜狸扣、腊虎

肉、龙凤汤、马蜂蛹，这些上等山珍集合在桌面上，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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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的新书，对马一武不无诱惑。 在父亲、哥哥的鼓动、

引导下，马一武尝试着这些美味。

但马小文却对这些野味不感兴趣， 山林美食对四

岁的小孩已俨然是家常便饭。 他紧闭着嘴，对母亲送到

嘴边的食物拒绝纳入。 偶尔被母亲塞进一口， 他就含

着，不下咽。 这种拒食的方式使母亲无从着手，变得越

来越不耐烦。

宋逸琴终于发火了，她把碗筷重重地往桌上一搁，

吼了儿子一句，紧接着把儿子从凳子拽下，打了他一下

屁股。

马小文龇牙咧嘴迅速哭了起来， 其实从妈妈搁碗

筷的时候他就为哭做好了准备。 他的哭声很大，几乎是

他声音的极限，而且哭一声变两声，因为声波打到山洞

的石壁上，反弹回来，又形成一次哭声。 一劳多得的马

小文之所以不怕挨打地制造哭泣， 无非是想引起叔叔

对他的注意。

叔叔果然重视他了， 在宋逸琴对他屁股第二次

打击的时候，马一武把侄子拉了过来，放到自己的膝

盖上。

马小文立即就不哭了。 他安坐在叔叔的膝盖上，像

一尊小佛。 父亲、母亲、爷爷的眼睛都看着他，又互相相

觑。 他们想不到这个小佛爷对初次见面的叔叔竟是如

此的亲和！ 就是看见好玩具也不会那么快就喜欢上的。

但叔叔显然不是玩具，他肯定比玩具好玩。

叔叔的手指动作起来， 在油灯光照下做动物的造

型。 灯光把造型映射到洞壁上，形成很大的影像，让童

蒙的侄子，看得口水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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